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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97_E8_B7_AF_E5_c122_485800.htm 我也在跟另外的一

位学者进行笔战。最近正在上海的《东方早报》上进行来回

的“打架”，打笔仗，薛涌。有一位叫薛涌的先生，北大中

文系79级的毕业生，毕业以后在北京晚报做编辑，做编辑期

间就形成了写作方面的一个风格，就是什么东西都写，写得

很宽。然后现在在美国的耶鲁大学读博士，耶鲁大学历史系

的博士生。他署名有时候署“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笑）同时也在波士顿一个Soffolk University 做一点助教的

工作。薛涌先生对我罢招事件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很有趣

，他说贺教授根本不用去关心什么硕士不硕士了，你就从硕

士里面选好的博士，你带博士就行了，不需要管硕士的什么

事情。然后他说，北大法学院，北大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的教

育，应该注重的是，一个是法学本科的学生一个都不要招，

应该向美国学习，应该从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招法学的硕士，

然后再培养这样的学术化的博士。他认为北大最大的问题就

在于它招生招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这不对的。然后接下来他

认为北大招生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对贫穷边远地区

关注不够。比方说招生的时候，当然他也没有统计数字，这

哥们，信口说得多了，（笑）说是北大缺乏对于贫苦地区的

关注。如果偏远的贫苦地区的人民在北京大学里面没有应有

的代表性，那么北大将来怎么去培养为农民服务的，为贫苦

地区服务的法律人才呢？所以贺教授应该关注这个问题，而

不是如何如何说了一通。他很得意地说他是很少数批评贺教



授的人。然后我就，谁批评我我就跟谁没完，（大笑），跟

他切磋跟他讨论，如何真正去设立合理的教育模式。然后我

说，贫苦地区，你的数据在哪儿？你知道北大招生的情况？

当然我知道，北大招生里边，贫苦地区的代表是比较少的。

比如每年从青海来的同学，我看了一下名单，我觉得比较少

。北京大学可能在北京市招生的规模过大。当然，复旦大学

６０％的学生来自上海市，以后就叫复旦上海大学得了。北

京大学是叫北京大学啊，但北京大学不应该把自己那么大的

招生范围放在北京市。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比例是二十分之一

。但我们现在好像不是二十分之一吧。大概是五分之一⋯⋯

哦，十分之一都不到啊？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我就说薛先

生，我说你不对啊，你的意思是从贫苦地区来的人自然就能

够代表贫苦地区的人民，自然再回去为贫苦地区的人民去服

务，我说那是错误的。我说其实，越是从贫苦地区来的人越

不愿意回到贫苦地区去。好不容易爬出来了，你再叫人家回

去，而且我认为这不公平嘛。人家那偏远的地带，我世世代

代生活在那儿，现在凭自己的能力本事考进了北京大学，人

家当然有机会来留在大都市里了，然后把自己的父母亲也接

来，买一套大房子，发财致富，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我认

为这是公平的。因为世世代代人家在那儿，献了青春献子孙

，再献下去还了得？（笑）所以我认为这反而是一种公平，

不应该叫贫苦地区的人要回到贫苦地区去。我认为这样一杆

子把人家打回原型，这是完全不合理的。而且，就不见得城

市出生的人就不会为农民服务。我认为历史上领导革命的，

往往是富家子弟，而不是穷人。往往穷人不是愿意闹革命，

他往往希望能够利用当时的秩序能够发财致富。这是最重要



的，他急于发财，所以他最怕乱来。而富家子弟最不怕乱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说法律教育，我们现阶段的法律教育，可能会有一些

缺点。薛涌当然从美国的角度出发。美国的法律教育模式大

家知道是从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来的。博罗尼亚大学是人

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大概过一些年博罗尼亚大学要庆祝他

们的一千年校庆了！（惊叹）那博罗尼亚大学从一开始他们

就有他们的法律系。你们知道最早的大学，三个系最重要，

神学系、法律系、医学系。哲学系稍微晚一点点，但差不多

算同步的。那么法律学系，当时博罗尼亚大学招生的时候，

基本的标准，在当时年龄来说的话，十八九岁的样子。你看

这个年龄很小，但中世纪的人，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就跟我

们二十五六岁一样，相当于这个年龄。而且他们已经受到了

“七艺”的训练，就是说几何学啊、数学啊、逻辑学啊、诗

学啊等等。在当时这个标准来说，他就是一个研究生层次的

教育，法律教育。那么后来欧洲大陆的许许多多的大学里边

，他们的法律学习呢，过去有过一个传统，就是说一个学法

律的人进了大学先学两年的哲学，就是头两年他不学法律的

，接下来后两年再学法律。那就是说，你要通过哲学、神学

等等方面的理解，来去积累自己理解法律所需要的知识。那

么美国是今天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仍然在恪守着这么一

个传统的地方，那就是说法律教育是一个后本科的教育。在

欧洲大陆，法律教育就是１８岁高中毕业就上大学学法律。

法律专业毕业以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司法方面的培训，学徒

式的培训，然后进入到做检察官、做法官、做律师这样一个

过程。美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美国是本科阶段索性就一个



法律学生都没有。学法律的都是从各个学院毕业的学生们。

学什么专业的人都有，然后进来再学法律。那这样一种制度

到底它的价值在哪儿？它的合理性在哪儿？为什么一个人最

好是学了其他专业以后再学法律？如果大家稍微思考一下这

个问题的话，可能随便想想也不难理解。首先，法律这样一

个专业，它跟社会生活，跟人心的洞察，跟人类的历史有着

最紧密的关联。法律的规则调整的人际关系。人，我们应当

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政府，这样一个机构应当怎

样进行一种权利的划分？相互之间权力制约应该怎么构思它

？我们在美国的一本著名的著作《联邦党人文集》里一开始

就读到了麦迪逊的一段话：我们人类是否可以通过自己的深

思熟虑的制度的建构，来去避免人类过去的历史上那种完全

靠偶然的因素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法律人所面临的就是，用

自己的独特的一种思考，用自己对人类历史的一种观察、理

解，来构想一种更加合理的制度来对人性恶的地方进行防范

，才能够建设一个良好的制度，才能够进行一个良好的司法

。 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哎呀，最近多事之秋

啊，还没有怎么到秋天呢。我前天晚上还写了一篇文章《悼

念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我今年４月８号有机会去美国最

高法院听他们审理案件。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机会。

到最高法院参观有过，但只是进去看一看。因为没有赶在审

判期，大法官们都不在法庭那儿。我们只是看看这椅子。椅

子还不能去坐，他们这个椅子非常神圣，他们这个椅子都是

自己搬的。我去看觉得很奇怪，有人椅子高一点，有人椅子

矮一点，有的椅子很新，有的椅子很旧。我说九张椅子怎么

会这么不一样，他们说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笑）他们被



任命为法官以后自己从家里边带把椅子来。（笑）所以有新

有旧，式样也不大一样。所以参观者千万不要去坐他们的椅

子。这是很神圣的，私人财产，你不能去坐。不像我们参观

法庭，上去一屁股就坐下来了，没事儿。（笑）这次，他们

说，“哎呀，今天是最后一天，4月8号，他们明天开始又开

始休假了，不上班。下一次开庭就11月的第一个周一了。”

我说无论如何你们把明天的日程取消掉，我们不搞别的，我

一定要去听。结果，听也很简单，你们知道不像中国的中央

机构，你要进去那是不可能的，到最高法院去旁听。 我那天

到海淀法院去旁听，都费尽九牛一虎⋯⋯（笑）费尽移山之

力吧换一种说法。一会儿检查我的证，一会儿还要把我的证

放在那儿抵押呢拿那个旁听证。我就告诉他们，我急呀，那

个案子已经开庭了。这个案子起诉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他们出版了一套丛书叫《法律人丛书》。然后就是我跟另

外一个朋友主编的这套丛书。（笑）它们成被告了。有一个

恶意的家伙，这个很有意思啊。有一个人，前些年到国家工

商总局注册，注册什么？法律人这三个字！（笑）这三个字

我注册，任何在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平面其他的书籍

上用法律人，都有侵犯我的权利。天啊，他真的注册了！工

商局给他批了，然后他有了这样一个注册商标。然后，你们

知道，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杂志叫《中国法律人》，我是

那个杂志的顾问。他说你侵权了，你叫《中国法律人》，有

“法律人”啊！哎呀法律出版社很屈辱地跟他签订一个协议

说我们可以无偿的为你这个网站做广告??他开办了一个网站

。接下来，《法制日报》有一个版面叫做《法律人专刊》，

（笑）每个礼拜一次⋯⋯然后说你侵权了，《法制日报》说



：好好好，我侵权了，那你作为我的协办单位吧，我每次下

面给你打个广告。就这样的！但这次，我们坚决不能容许这

样恶毒的家伙。那天在法庭上，后来我就上了那个法庭了，

我有没有资格上去说话啊，我就在旁听席上旁听。然后一会

儿，政法大学出版社的代理人说道：请问审判长，这部书的

主编之一的贺卫方教授就在旁听席上，关于您问的问题我不

是特别了解，能否请他给法庭说一下。审判长是宋鱼水。（

惊叹，掌声）我觉得程序很严谨。宋鱼水法官就征求原告说

贺教授就在法庭上，如果请他来说明一下有关的情况，你们

同意吗？原告方就说：行吧，行吧。（笑）然后我就上去了

，我就说，对原告方为传播法律人这个理念做出的努力我感

到非常地钦佩的，所以我还是很赞赏你们的做法的；同时呢

，我也觉得这样的诉讼是非常的无聊的；我前几天刚刚上了

你们的网站看了，我觉得诶有些方面做得还不错，不过我发

现我的许多文章被转载在那，而我根本不知道，我保留追究

你们法律责任的权力。（大笑） 海淀法院旁听都是那么艰难

，但是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只是早

晨早一点起来，去排队，排队就能进去。然后进去以后，过

两道安检，没有人检查我的护照、我的证件。工作人员说过

去只有一道安检，现在九一一以后最高法院的安全得到了更

多的关注，所以是两道安检。过了两道安检我们就进到了那

个大厅里边。将近十点钟还要早点，就坐在那里。我坐的地

方特别特殊。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外国的教授，所以给你安排

了位子，坐在那个有一个大法官他太太的固定席位上。（大

笑）美国最高法院的旁听席啊，你们知道，正面这个脸朝法

官的旁听席以外，分别在两边都有一些特殊的旁听席。比方



说在法官的左手这边头两把椅子是总统和总统夫人的专座，

这座位不能随便乱坐的。然后总统旁边是副总统和副总统夫

人的专座。然后在他们旁边是，法官家属（的专座），法官

的丈夫或者法官的太太。过去都是法官的太太，现在有两个

大法官，有一个已经退了，都是丈夫。他们愿意来听审判的

时候，他们有固定席位，就坐在这儿，给他们一个礼遇。我

就坐在斯卡利亚大法官太太的席位上。（笑）当时没人坐，

作为外国客人，就坐到那儿。到十点整的时候灯一关，一下

子站起来，一敲法锤，要求大家起立，“美利坚合众国伦奎

斯特大法官及其九位（应为８位）同事出庭。然后九个人鱼

贯而出，在交椅上，太师椅上就坐下来了。中间那个就是著

名的伦奎斯特大法官。我一看，他穿着发袍但领带没有打，

脖子上缠了好几道的什么东西，（因为）做手术不久，然后

甲状腺癌很严重。结果就听两个小时的审理。 伦奎斯特大法

官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疾病而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个案子，他对

这个案子研究得很透。那两个案子很枯燥，涉及到行政权力

的问题，涉及到联邦和州的权力划分问题。你们知道这是伦

奎斯特本人的专长。他本人创造所谓的“新司法联邦制”。

其实司法联邦制就是说对于联邦主义联邦制进行了重新地阐

释。他基本的观点是倾向于保护州权的。这是美国保守主义

司法官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尊重州的权力，扩大州的权力，

限制联邦的权力。不让国家有着太多的权力，这是保守主义

的特征。我们常常说美国最高法院有自由派的法官，有保守

派的法官。不要想象保守派的法官是反对自由的，不是这样

的，他们只是对传统的理念有不同的理解。这样一种案件审

理的过程真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伦奎斯特还很幽默，但



是我没有听得懂他那幽默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下面美国人

都哄堂大笑。真的，幽默有时候真不容易理解。有一个美国

的军官给日本的士兵发表讲话，讲了一个笑话，翻译一听这

个笑话就知道翻不出来了。因为有文化意蕴的笑话是很难翻

译的。他说：他刚才讲了一个笑话，你们笑一笑就行了。（

大笑）别人一笑，我也跟着笑一笑，（笑）笑的时刻把握得

不大好，比如说慢半拍。（笑） 我们看得到法庭上齐刷刷的

是九个老年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一岁。伦奎斯特大法

官已经８０岁，你们知道他是十月一号的生日。他没有活过

８１岁，将近８１岁，所以他享年８０岁，８０岁的首席大

法官。然后，他不算最大的，还有个８３岁的斯蒂文思。伦

奎斯特得了甲状腺癌，去年十月份检查出来的，然后就住院

，许多人问他是不是要退休了。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不会退

休的，你看着吧，我永远干下去。（笑）当然没有人拿他有

办法，８３对的都拿他没办法。结果大家一直企盼的今年会

有一个退休的人，期盼的是伦奎斯特，但是最后没有想到的

是年近７５岁的奥康纳大法官，宣布退休。奥康纳大法官就

在对面的国际交流中心对被大法学院的学生发表过讲话。一

个女大法官退休。我是说这样一种裁断人间是非的工作，人

们会发现，如果要是不了解人，不了解人类社会，那你就很

难去裁断。“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这是西方的一句

谚语。律师年轻点好，法官呢越老越好，越老越值钱。有点

像中医，老中医，那挺好。（笑）你想最高法院处理的什么

案子啊，布什诉戈尔案。布什先生和戈尔先生对于选举发生

的争议产生的诉讼。你说这样的诉讼，如果法庭上作者九个

人，平均年龄２３岁。（笑）讲究年轻化，专业化啊，那你



没有办法去服人啊。最高法院的法庭，只要这九个人坐在那

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太神圣了，这一时刻太庄严

了。有些律师啊，第一次到那个法庭上讲话啊，他会出问题

，他会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的一种神圣的一种场景。所以

他们最后的判决判戈尔先生败诉，戈尔以副总统之尊最后被

判决败诉。戈尔说我非常讨厌、反感最高法院这个判决，但

是我必须尊重这个判决。所以戈尔先生就回家去，该干吗干

吗去了。回家去不当副总统，戈尔先生有一段时间整天喝酒

。郁闷啊，这个案子就是法院判决使得布什当了总统，他就

没当上。几百票的差距到底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所以他心

里边很不好受。后来朋友们劝，最后才稍微好一点。别人问

他，不当副总统了怎么样？他说：不当副总统太好了，终于

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在自己家里面过了；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其它时间也在自己家里过了。（大笑） 判决这样的案

件，司法如果没有极高的尊容的话，那如何让人们服从？所

以年龄也许是使得人具有尊荣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像伦奎斯

特先生，是业余历史学家，我发觉写悼念文章的人写过他是

位业余历史学家。业余历史学家就是不是专业搞历史，但是

历史研究还是很精湛的。他对人类的辩证史有很深刻的洞察

。看他判断案件的时候，动辄就从英国的历史开始讲起：英

国的王权与地方权力怎么去切割的。所以他的一种知识，对

人的一种观察和理解，对人类社会的观察和理解，是非常深

刻的。这是需要年龄的。 法官们需要这样一种年龄、年资，

那么学法律的人是不是也需要某种年资上的要求呢？我们学

法律，同学们现在可能已经开始上课了吧？大一的同学，上

法理学，哇，法理学说的什么东西啊。（笑）有一个同学跟



我说：老师，我们每一句话都看得懂，没有生字，但是我们

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一部法理学的背后有着漫长的

一种知识的历史，每一个重要概念都有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背

景。而这样的一种背景我们不理解的话，我们如何去很好的

理解法理学？刑法??最近呢，我在准备，事实上已经开始在

不同地方发表演讲，希望能够彻底废除死刑，从现在开始，

彻底、无条件、立即废除死刑。我正在做这样的呼吁。在湖

南大学啊，还在西安的一个法院啊，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

到处去宣扬，为什么应当废除死刑。我们知道死刑的问题是

一个刑法的问题。大家学刑法问题一定要学习死刑，而为什

么要判决一个人死刑？他杀了人啊，杀了人要偿命啊。杀人

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么现在我们作为学法律的人

就不能（仅仅）有那么朴素的观念了，否则的话你跟刘邦都

是一个级别了。（笑）“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啊！我

们要仔细得去思考，死刑到底会带来怎样的问题。比方说我

们要研究一下，人类历史上死刑是否足以遏制其他的犯罪，

死刑是否足以让其他人的人不再去杀人了。诶，也许同学们

看过加缪的小说，加缪的《局外人》，加缪的一篇很长的文

章，不是小说，叫《对断头台的思考》。法国的那位著名的

作家在那个小说（应为文章）里面告诉我们，英国做过统计

，许多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进行调查说“你以前看没看过

执行死刑的场面”。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说“看过”，还有

好多人说，看过三四次了（笑），已经看得觉得很习惯了。

那到底能不能遏制犯罪？而且死刑的存在是否更加鼓励了犯

罪？也就是说，当有死刑的时候我们杀一个人是死刑，那我

们杀两个，岂不是要赚一个吗？大不了就是一个人死，所以



死刑是不是在鼓励犯罪？孟德斯鸠讲，当一个地方，盗窃１

０块钱和谋杀国王都是判死刑的话，大家都去谋杀国王。那

多大的利益啊，风险差不多嘛，收益大（笑）！ 那么我们还

可以看到，我们现有的司法制度，包括人类现有的司法制度

，是否可能避免错判，错判死刑，错杀人。河北省石家庄郊

区有一位叫聂树斌的先生。聂树斌先生十年前被错杀了。但

这个案子现在有点受到地方政府，地方有关部门的压制，最

后不允许报道。我们现在看报纸上没有对聂树斌案件的报道

。跟佘祥林不同，佘祥林没死，所以可以报道，可以媒体那

么报。聂树斌先生已经死了，在河南郑州抓到一个叫刘学军

或是什么。他交待，他是河北人跑到郑州去，说：我十一年

前在石家庄郊区某个地方强奸和杀害了一名妇女。河南警方

马上打电话给河北警方说破了一个大案啊。这边说：什么大

案不大案啊，我们查了一下，十年前犯罪人已经被我们执行

死刑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是必然的！这就是说，即使

我们这个制度是设计非常良好的，就像西方国家，法制发达

国家的一些制度，我们仍然不能够避免错杀。更不用说我们

国家刑讯逼供是如此的普遍。当一个地方发生了案件以后，

有关部门施加很大的压力，所谓限期破案。限期破案了以后

，某些人就要升迁啊，弹冠相庆，如果不限期破案的话，政

绩上就会受到影响。那这样的压力之下，刑讯逼供就变成了

一种必然。法国著名的作家蒙田讲：刑讯逼供不足以揭示案

件事实的真相，只能够考察一个人的忍耐力。（笑）能忍的

人不说实话，不能忍的人说的不是实话。“能忍者不吐实，

不能忍者吐不实。”这样的情况，你们知道，不打如何肯招

的一种司法哲学，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相当多比例的冤案。那



发生了冤案我们不可以说??你别的事情都可以说，就好像大

学里边的工作，９０％以上是做得不错的，１０％是做的有

问题，这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我们今年杀了一百个人，９

０个人正确的，那十个人是错杀的，所以成绩是主要的啊。

（大笑）天啊，你把人给错杀了！将会带来怎样的一种灾难

！这是双倍的错误。你错杀了无辜的人而往往放纵了那个真

正有罪的人。这是一个１＋１＝２的问题，这怎么可以说是

⋯⋯我们少数错杀，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保留死刑。不，我

们宁愿放纵一千，决不错杀一个。所以我的观点是立即无条

件废除死刑。 而且执行死刑的场景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极大

的亵渎和羞辱。西方国家执行死刑通常都早晨告诉人：早晨

七点钟起床，然后跟你说，今天准备一下啊，一会儿就要执

行死刑了。你知道我们国家吗？我们国家是头天晚上（笑）

。天啊，头天晚上就告诉你，今晚想吃点什么，明天就差不

多了啊，想吃什么给什么。但想喝酒不给酒喝，这是规则。

想抽烟，抽什么好烟都给。哪吃得下去啊？！对绝大多数人

，当然，也有这样的人，砍头只当风吹帽，有江姐这样的革

命风范，（笑）许云峰啊什么都是这样的。那真是，死算什

么，这种人是有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经不起第二天就要死的

这种⋯⋯这简直是一种太大的折磨。而且这个折磨不是这个

时候开始的。一般别人在街上杀一个人，一刀捅过去，你来

不及恐惧就死掉了。这就是平常杀人的常见场景：一枪打过

去，死了。但国家要杀起人来，那程序复杂得很。（笑）判

处死刑，立即执行，根本不是当法庭就嘭一枪就毙了，（笑

）那就痛快了。但是不让你这么痛快地死，它叫你上诉，它

给你保留一线希望。你上诉，上诉半天，大牢里面脚镣手铐



戴的，哎呀，折磨啊。最后一点希望没有了，就告诉你第二

天要死了。人们观察的结果：有些人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句

话也不说，什么吃饭不吃饭；有些人老是在那儿哭啊，哎呀

，恨不得下一辈子的伤心事都给哭出来；一些人一下子精神

就完全崩溃了，第二天要死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说：对死

亡的恐惧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源泉。（笑）我们对死亡是潜在

恐惧。我们知道我们总有一死，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在历史

上留下我们的痕迹。这是他们存在主义哲学。但是他这个死

法不一样啊，它是非自然死亡，一枪给你打死。熬到第二天

早晨，有些人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有关人员来会给你裤管

下面给扎住。为什么？大小便有些人完全失禁；有些人真正

就是拖着走。然后还要到一个地方。有土丘，土丘前面要有

一个，怕伤到别人。两个警察在旁边架着，中间一个人拿着

一个步枪，这样（做端枪状，笑），冲锋枪，我对枪没有研

究。（笑）你说一枪打死也好，还有些人一枪就打不死人。

有一个人执行死刑，一枪没打死他回过头来说：小子诶，准

点儿诶！（大笑）结果那个执行死刑的人一下子躺倒在地上

，差不多死过去了。我想，这样一种折磨。你说是一个人杀

了另外一个人，你要他偿命，他要偿多少条命？！我觉得国

家对于要被执行死刑的人枪毙的这样的过程，实在是让人觉

得太可怕，所以我说要废除死刑。 那你需要有一种对死亡这

个事情的理解，这个理解还是需要有一点年龄上的要求。比

方说，少年得志，刚刚考上北大，跟死差的哪，太远了，也

不愿意去理解死亡这个问题。像我这个年龄，就愿意去思考

一下，死亡的问题了。就想象一下，去设身处地想一下被判

决的人它们自身的一种心态，他们的一种焦虑，他们的一种



尊严。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不想展开来说。我认为，我们

要理解刑法上的死刑，我们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需要一定

的对人身本身的体悟。这使得美国的制度看上去要更加合理

一些。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违纪问题在于，我们

能不能转到美国那个制度。日本现在法律教育正在转。也就

是说日本现在有几十所大学，它们不再招收本科法律专业的

学生。那就是说，它们办所谓的大学院，法学大学院，招收

学其他专业的人。我们国家早在１９９５年就开始了另外的

一个实践。招收，那就是ＪＭ，Ｊ就是法律硕士，招收法律

硕士来培养人才。法律硕士本身出身于其他的专业，有些人

学会计的，有人学冶金的，钢铁的，有人学爆炸的（笑），

什么专业的都有，然后来学法律。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在于

，把这几个层次的，不同类型的法律教育都在一块儿了，同

时并存。而其他的国家像日本，马上就开始大规模的减少法

学本科的人数。也就是说要走美国式的模式。 那么，我们没

有。我们现在正在扩招呢。法学硕士继续大规模的搞；法律

硕士，现在又有３０多个学校有权力招收法律硕士。法律硕

士而且，全国是进行统考，各个学校录取的分数好像不大一

样，收费比较高。所以学校非常愿意去招收更多的法律硕士

，以便收取更多的学费，然后教师们有奖金发。法学院盖大

楼也有钱，当然我们的大楼跟这个没关系了（笑）。那么，

结果这几个东西并存在一起，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又出现了

一个法学教育方面整合不足的问题。最后导致的是一个非常

可怕的混乱那就是，各种各样的项目在中国都能够发现，但

没有一个项目成为我们法学教育的主流。世界各个国家的法

律教育，法制发达国家的法律教育，它都有一个主流学位。



法国的、德国的都是法学本科生。一个想当法官的人不需要

想象再去堵一个硕士、博士。在德国，教育如此发达的国家

，在法国，教育如此发达的国家，他们不需要想象我们还要

去考一个什么博士。当法官么、律师、当检察官，我一个本

科学位足矣。读博士干吗？博士是给少数做学问的人（读的

）。在巴黎大学，在柏林大学当教授的人才去读博士。其他

的人不需要。美国的法律教育，它那个ＪＤ。从其他的专业

考到法学院，经过三年的学习获得的那个文凭叫ＪＤ。以前

也叫法律硕士，后来他们说本科以后再读三年叫硕士显得低

了点，就叫博士吧，多好听啊。ＪＤ，然后就一下子Ｄ到了

今天了。那么法律教育是以ＪＤ为主流的。它们有硕士，但

是他们的硕士招生可能就是那些个最好的大学才招一点硕士

，而且那些说是基本上都面向外国人的。我们这儿的许多毕

业生就到那儿去读一个硕士，读完硕士，这叫“老流氓”

，LLM。这个学位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许多是外国来的人

去了解美国的法律教育，去读一年的“老流氓”。然后就毕

业，毕业以后呢有些人再转成JD，转成JD以后，这一年就算

是JD的一年，然后再接着读JD的两年就可以了。也有不少人

读完老流氓就回来了。所以现在中国许多外资所里边，许多

人的文凭都是LLM。数量很少，根本构不成美国法律教育的

主流。然后博士，美国法学院还有一个学术化的博士。有些

学校，哈佛法学院叫SJD，耶鲁法学院叫JSD，反正他们两家

总是不大一样，各具特色。这个就是真正的法学博士，我们

可以翻成法律科学博士。这个博士是纯粹学术的。哈佛大学

每年招这样的一个SJD\JSD大概也就是三五个人而已。他们真

正是走学术的道路而且大多数本国的学者也不读这个学位。



本国的学者读一个JD，然后就可以做法律事务。做法律事务

，发表一些文章，他们逐渐就成为法学的副教授、教授，这

么升上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听说过北京有一个司法学校

吗？司法职业高中吗？高中就有司法专业，一直到博士后。

从高中到博士后，无比多的层次，n多的层次。一个硕士，法

律硕士、法学硕士，你也搞不清楚他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到底

有什么区别，教育过程也没什么区别。有些老师说给法律硕

士讲课很费劲，因为法律硕士没有学过法律，跟这个法学本

科，大家读了四年后再考硕士不一样。你们已经有4年的基础

了。但是人家没有读本科，本科不是读的法律，人家读的是

爆炸专业（笑），你还老是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法律问题，结

果同学们反应不是那么积极。老师就说，你看看，这法律硕

士不成嘛。因为我们的教师本身，他们也不是说的是法律硕

士出身，他本身就不是复合型的人才。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郑

重的主张：我们从现在开始应该大规模的减少我们的法学本

科和法学硕士的招生。我觉得如果要是更多的老师像我一样

停招法学硕士的话，可能对我们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大规模

的减少法学本科，基本上要扭转整个的法律教育这样一个模

式，我认为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那么说到法学教育过程

中间这样一种非常专业化的追求，我还要强调的是，我们今

天这样一个本科结构下的法律教育可能存在的一个很大的困

难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培养法律人，我们要让诸位经过四年

的学习成为一个对各个案件，对民事的，刑事的，商事的，

知识产权的，这类的案件都能过作很好的分析和很好的判断

，你们是个很好的法律人，但是与此同时呢，你们还要成为

一个有高度的知识修养的，不辜负在这样一所大学受高等教



育的名号的知识很全面的人才，一个博雅之士。我们有一个

塔叫博雅塔。哈哈，这个一塌糊涂，那个就是塔。一塌糊涂

，你们都知道这个典故。那么博雅之士是什么意思？那就是

对人类古往今来高层次的知识要有一种把握，要有一种理解

。美国有一位法官，非常著名的法官，叫汉德法官，他被誉

为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第十位大法官，因为他活着的时候

一直没有机会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是许多人都认

为他比当时代在最高法院席上的那几个人水平都高，这位法

官，汉德法官他给学法律的人，搞法律的人提出了一张书单

。学法律的人，搞法律的人应当读的书绝对不仅仅是法律著

作而已。你要读许多其他的著作，他从修昔底德，古希腊的

著名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到普鲁塔克，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了??因为

苏格拉底没有单独的著作，古希腊的悲剧，素福克勒斯，我

们朱苏力院长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探讨素福克勒斯的悲

剧的一种法律意义。一直开到晚近的莎士比亚呀，这个伏尔

泰啊，托斯托耶夫斯基啊，卡夫卡啊----卡夫卡关于诉讼，关

于审判有专门的小说??你要理解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你对

人生人类社会的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人怎么去理解

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并不是说在家里边空想就能够想得出

的。你要阅读，但是我们仅仅是4年这样的时间，太紧张了。

最可恶的是，我们有许多的课程积压了我们的专业时间和我

们的⋯⋯比方说毛概。（掌声）我有一个朋友在广东教书，

他告诉我说他儿子考到香港了，考到港大。我说香港大学没

有北大好吧？他说北大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让我孩子考到香

港大学，因为他不需要学政治。考到港大的学生不需要学那



些破烂的根本没有价值的，但还逼着你不得不学的那些个滥

课程！（掌声）我们这样的课程由于??它形成了它的利益集

团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课程大家明明知道问题很严重

，明明知道挤压了我们应该学习的真正的课程的时间，但是

改不了。是因为现在事实上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利益集团那就

是说这个领域中间的这些学者，在拼命的维护他们的领地并

且拓展他们的领地。他们的拓展能力很强，因为这是伴随着

国家领导人的权力而拓展的。领导人换一届就多了一个新的

理论。就像我们的宪法序言不断的增加学术标签一样，马克

思主义后面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后面有毛泽东思想，毛泽

东思想后面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后面有三个代表。三

个代表后面胡锦涛，胡锦涛恐怕就叫做胡锦涛学说，也不大

好，叫“胡说”。（大笑，掌声）你知道，北大当年率先在

高校开设邓小平理论课。你知道，一提出来，没有人可以反

对。你吃豹子胆了你，你敢说不该开邓小平理论课？（笑）

那是⋯⋯北大赶快开！全国做一个示范。然后全国各个大学

都必须开。现在“三个代表”又进课堂了。无限制这么扩张

啊！他们就像某种特殊的细胞一样，分裂起来特别快（笑）

，很快就扩散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

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抵御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我最多

⋯⋯我过去还是北京大学本科教育发展战略小组成员，一些

不同科系的老师组成。我就说我们最好不要这样亵渎邓小平

理论。我说课程表你看多滑稽嘛，上面是“司法精神病学”

，（笑）下面是“犯罪学”，夹在中间是“邓小平理论”。

（大笑）我说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亵渎。我认为邓小平理论

不应该成为一个课程，他应该是比课程更高的东西，他应该



放在同学们的枕边，每天晚上睡觉前读一段（笑）。这个就

行了，这不需要开设这一门课程。当然，他们都知道我的用

途，用意是什么，所以笑而不答，推动不了这个事情。我们

这样一个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要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如果

不能把这样的课程真正的排斥出我们的课程表，如果不能在

这个教育学术制度的各个方面真正体现出我们学术的追求，

还建世界一流大学啊？我说，等黄河清吧。 有一次开座谈会

，就在这个屋子开座谈会。学校领导来，听大家对于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一种看法，怎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发言说

，我对世界一流大学怎么建设并不是特别的有研究，当然有

一点观察上的感受。我只是有一个感受特别强烈，就是从经

验的角度来说，我到过世界上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我发现世

界一流大学至少迄今为止是有一个共同性的，一个共同特点

。这个特点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我没有看到一个世界一流

大学里边有党委！（掌声）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后，经验总

是局限的。我没有看到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我看到的都

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是不是有创造性呢？事实上这样一种

教育管理管理体制和学术制度实在是无法使我真正朝向建设

一所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所以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